
1

优化资源要素 矫治慈善市场失衡

杨方方

慈善市场与现代慈善事业相伴而生，承载着各类慈善活动的运

行，是各类慈善主体进行资源交互的场域。实现供需平衡不仅是慈善

市场的天然追求，更是慈善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不二选择。慈善市场

既是慈善资源汇集、流动的平台，也是联结并传递社会爱心的精神家

园，其资源配置功能和精神倡导功能紧密统一：一方面，先进的慈善

认知、理念、心理和价值观为慈善市场持续壮大和蓬勃发展提供内驱

力;另一方面，现代慈善理念、价值与精神的传播需要借助物质资源

载体，准确地说，要靠高效的物质资源配置来传达和内化。可见，提

高慈善资源配置效率，调整慈善市场失衡，无疑是全面提升慈善事业

效能的内在追求。

慈善认知需要升级

在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着力点被寄予厚望、慈善事

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担当被赋予更高使命的当下，慈善的认知需

要升级迭代。

模糊的慈善需要澄清。慈善与公益经常被等同、替换或彼此修饰，

但这种夸大化的“慈善”定位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并不利，因为不同困

难群体留给社会的助力窗口期不同。慈善无论在启动、运作过程和目

标指向上都区别于公益：底层思维上，慈善源于强烈的情感，公益源

于弹性和隐性的责任;公益更强调多元性、丰富性，慈善更强调差异

性、伦理性、时效性;公益是博爱，慈善是博爱情怀下的偏爱和聚焦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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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更贴近“弹性”的义务，慈善更贴近正当的权利。运作特征上，

公益面对的是普遍、共性、可能的需求，慈善满足的是显性、紧急、

个性的需求，慈善是“雪中送炭”，是最紧急的需求和最激情的给予;

公益更重视过程，更关注捐献人的意愿在过程中是否得到尊重和贯彻;

慈善更强调结果导向，更关注受助者的需求是否满足，受助者是否发

生“可见”的变化，更加务实;公益更倾向做事，即成就一番事业，

慈善更倾向于助人，更关注受助者有没有成长得更强大。说到慈善与

公益的联系，慈善可视为公益的一部分，毕竟“公益”无论在文字层

面，还是近些年的使用习惯上都呈现出广博化特征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

慈善是公益相对特殊的一部分，资源分配上，慈善是最优先和核心的

公益;运作上，慈善是公益中管理更为精细、评价标准更高的一部分。

进阶的慈善事业需要解读。从再分配的补充子系统到第三次分配

的价值担当，意味着时代赋予慈善事业新的使命，需要慈善事业更深

入更多元、更科学、更全面、更主动地参与到共同富裕进程中：一是

从精神慰藉到价值担当，所谓价值担当，就是分配价值与情感价值并

重，不仅在物质富裕也在精神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;从力所能及到力

挽狂澜，调整工作思路，重收也要重支，从过程导向到结果导向、从

供给主导到供需匹配、从力所能及做事到尽其所能助人;从被动补充

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缺口到主动渗透和嵌入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，

成为现代分配体系相互融合的平台和枢纽。

立体的慈善市场需要透视。一是情感维度下的慈善市场。慈善起

源于爱心、同情心，慈善资源传递过程就是情感和精神力量传递的过

程，感动自己是起点，感动别人是目的，慈善过程是情感传递的闭环：

捐赠者内在无形的情感——外在有形的捐赠款物、服务——求助者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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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能量和能力。二是分配维度下的慈善市场。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

一个子系统，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、再分配具有如下共性：分配是

“资源筹集——管理——配置”的循环，单独的募捐环节并不能构成

完整的慈善过程;待分配的资源有限且既定，分配过程是一个闭环;

资源具有精神属性，但需以物质资源为载体;收入分配关系基于契约

关系，无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哪个分配层次，资源分配的过程就是契

约履行的过程。但分配机制和分配作用又相互区别，比如，在共同富

裕进程中，初次分配旨在不断推进收入上限，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旨

在尽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;相对于再分配系统的全民调节，第三次分

配系统聚焦最困难群体的生活改善，尽力提高的是收入水平下限。三

是善治维度下的慈善市场。理论上，起于爱心与道德的慈善事业经过

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传递能够促进社会公平，提升社会的道德水

平，具有乘数效应和多重效应。前提是慈善能否与其他分配形成互动、

互补、协调，处理好整体的善与局部的善、当下与长期的善的关系;

能否在深刻认知慈善的悖论和局限的基础上智慧地协调慈善与相关

系统的关系。

认知升级视域下多维的慈善市场失衡

站在更高的认知维度，理想的慈善市场应该实现多个维度的平

衡，慈善物质资源在供需双方之间高度匹配;目标与手段本末归位;

知与行、行与环境互促互进。但从我国慈善发展实践来看，虽然近些

年慈善市场规模增长迅猛，但资源配置方面依然存在结构性失衡、指

向性失衡和生态性失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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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性失衡。结构性失衡指局部的、具体的供需匹配出现偏差影

响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对接。具体现象如马太效应与悬崖效应并存，

重复被捐助与“无人问津”的困难群体并存，慈善“堰塞湖”和一些

慈善组织“无米之炊”并存等。结构性失衡的直接致因可概括为：一

是捐助对象的“失准”。不少慈善组织的帮扶对象与低保资格捆绑在

一起，当低保名单被一遍遍复制为慈善组织的资助名单时，一些信息

闭塞、游离在低保之外的边缘困难群体可能被忽视;二是捐助内容的

“失色”。当规模效应被过度应用于慈善领域时，可能会造成慈善组

织捐助对象、范围、方式的同质化，同质化又会抹杀慈善组织以及慈

善事业最富活力和生命力的特征。正如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，“幸福

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但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”，困难群体内部需求

差异性很大，以儿童群体为例，可分为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残

障儿童、患大病、重病儿童、患罕见病儿童、流浪儿童、服刑人员子

女、留守儿童、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等，需求不尽相同，在规模化的同

时，要增加帮扶的个性化、差异化供给，保持帮扶特色，同时根据受

助者的阶段性成长动态调整帮扶内容。

指向性失衡。资源有限的绝对性也意味着优先顺序的排列是必要

和合理的。慈善市场高效的资源配置就应该是符合慈善事业内在的

“人道”伦理诉求的配置，即“优先帮扶需求最紧迫的人”，也就是

“弱者优先”。但实践中，需求最紧迫的人没有优先得到捐助。作为

矫正志愿失灵的主力，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，“锦上添花”

取向也较“雪中送炭”明显。以 2015 年民政部中央财政购买社会保

障服务为例，政府购买内容“大而全”，涉及多个保障层次，其中共

购买“生存救助”型项目 161 个，总计 5160 万元，购买“福利提升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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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项目 168 个，总计 5726 万元。经测算，2014 年的分配格局依然如

此。

生态性失衡。包括认知与实践以及环境与实践没有互促互进，比

如认知上“大”慈善与实践中“小”慈善的矛盾，数字技术运用与慈

善价值导向的偏差等。总体来说，慈善事业整体性的“借力——给力

——助力”的良性循环没有形成，受助者人力成长的良性循环没有形

成。

慈善市场失衡的矫治之基：优化资源要素

慈善市场要素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底层支撑，是慈善生态网络的原

子节点，是矫治慈善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切入点。慈善市场要素包括

慈善认知、信息、物资和人力等。各个资源要素都在慈善市场运行中

彼此独立、不可替代又紧密关联。

认知引领。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先进、开阔的慈善认知的

引领、护航，慈善认知的高度决定了慈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上限和

可为空间。无论是很大程度上决定慈善意识、慈善参与方式和慈善参

与度的内在道德，还是助力慈善事业发展的现代技术都需要慈善认知

予以支撑，比如，技术会放大的认知偏差带来的负面后果。真正的慈

善是对整体的认知，避免管窥效应;局部的善可能是整体的恶，片面

地追求全善的完美道德可能会带来捐赠数字的暂时繁荣，但受损的是

慈善根基和土壤，比如索捐、逼捐等。所以要系统地提炼出现代慈善

认知体系并大力向公众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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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导航。健康的信息流是慈善资源流动的路标和指示灯。信息

的使命在于传递，慈善市场流动不畅的现象急需改变，消除信息传递

盲区、促进信息的对称分布、优化信息整体生态迫在眉睫：建立、健

全信息的采集机制、归集机制和共享机制;增强全社会各个主体的信

息意识，特别是“需求信息”意识，要区分信息的结构层次，关键信

息才具有指向性，信息的质比量重要;政府在信息生态优化中责无旁

贷，不仅有直接的信息采集责任，还有系统规划和监管责任。

人力支撑。在慈善生态网络中，专业从业者、慈善捐赠者、政策

制定者、慈善组织领袖、社会活动家、慈善市场中介服务从业者缺一

不可，慈善人才的全面培养和成长唯有在“大慈善教育”的理念下进

行多维度、多面向、多层次的社会化慈善教育体系设计才有可能实现。

走向开阔、纵深和合作是慈善教育的必由之路：开阔意味着教育内容、

教育主体、教育形式的多元和丰富;纵深意味着广阔的社会化教育体

系中，以系统性、严谨性和持续性著称的学历教育是培养慈善情怀、

慈善现代认知和专业运作思维等底层意识和能力的核心力量，理应得

到重视;合作是慈善教育走向开阔和纵深的必然路径，是化解当前慈

善教育供需矛盾的不二选择，作为系统学历教育的供给者，慈善学院

理应成为推动教育资源整合的中心节点和连接枢纽。

技术加持。在对技术局限和算法陷阱有充分认知的基础上，对技

术进行合理定位，数字慈善不是数字+，而是+数字，数字慈善如同战

略慈善、科学慈善一样，只是慈善的一个侧面，不足以支撑为一个单

独的阶段。应在建立数字思维、完善数字系统的基础上，加强线下调

研，完善“小数据”，因为至弱无声，最困难群体往往是大数据的“盲

区”;同时，增设数字慈善线下体验空间，丰富慈善场景，与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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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建立情感连接。只有这样，技术才能助力资源募集在规模上实现从

数量级到指数级增长，助力数字慈善实现从形式数字化到内容数字

化、从“记录仪”到“导航仪”的跃升。

(本文来源：《慈善公益报》2023 年 9 月 8 日，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

善学院教授 杨方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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